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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在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其对员工和组织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得到学界关注。对工作中网

络使用与员工工作时间弹性和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进行探讨，有利于丰富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相关实证研

究，对于提升员工组织归属感、提高组织绩效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也有着重要意义。在文献分析的基

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20年的数据，对4953个样本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检验了网络使

用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 网络使用与工作满意度的正相关是由福利保障、收入满意度、

晋升满意度等其他相关变量引起的，网络使用本身并没有正向预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2) 网络使用实际

上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弹性；3) 网络使用通过负向影响工作时间弹性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时间满意度，

最终导致了工作满意度的降低。针对研究结论，政府应当通过出台政策法规规范劳动者隐性加班问题、

保护其合法权益，各类组织应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优化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减少网络使用对员工的负面

影响，劳动者应正确应对信息技术的冲击、做好心理调适、必要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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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work, its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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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negative impacts on employee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received academic attention. Explor-
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age in the workplace and employees’ work time flexibil-
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is beneficial for enriching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human re-
source management.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employees’ sense of organiza-
tional belonging, 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20, a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4953 sample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job satisfac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posi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job satisfaction is caused by other related variables such as welfare 
security, income satisfaction, and promotion satisfaction, and internet use itself does not posi-
tively predict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2)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ctually reduces the flexibility 
of employees’ working hours; 3)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lexibility of 
working hours, reducing employees’ job satisfaction and ultimately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job 
satisfaction. In response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act policies and reg-
ulations to regulate the issue of hidden overtime among workers and protect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Various organizations should optimize thei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net-
work use on employees, and workers should correctly respond to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
nology, make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s, and use legal weapons to safeguard their own interests 
when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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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和网络社交平台的不断完善深刻影响了企业的

组织形式[1]和员工的工作方式[2]，社交媒体、远程会议、网络云盘等软件大大便利了组织内部成员间的

交流沟通，也使得员工居家办公、远程办公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员工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沟通带来

的压力也成为了需要重视的问题[3]，其所带来的隐性加班问题更是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4]。因此，

探索工作中的网络使用对员工工作时间弹性和工作满意度的真实影响，对于优化管理方式、保障劳动者

合法权益、提升员工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是个人对工作的一种主观感受[5]。工作满意度会显著影响员工的职业倦怠[6]、离职意向

[7]、越轨行为[8]、员工行为[9]等，对于员工个人和组织绩效有着重要意义。既有对工作满意度进行定义

的理论主要分为三种，其中内容型理论从需要的满足和价值观的实现来讨论工作满意度，过程型理论从

工作中个人的需求、价值与期望之间的相互影响来探讨工作满意度，情景理论则强调工作满意度会受到

工作情景特性、情景现实和个人特性的影响[10]。就工作满意度的测量而言，有学者按照领导满意度、企

业形象满意度、工作回报满意度、工作协作满意度和工作本身满意度五个维度构建工作满意度的测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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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也有研究从企业角度出发，采取单一整体评估法评估企业的员工满意率[12]；或者基于赫茨伯格

双因素理论，从激励因素和保障因素探讨员工的工作满意度[13]。 

2.2. 工作时间弹性 

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许多组织开始实行弹性工作制，这种工作制使劳动者得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

工作地点以及工作内容，使其得以协调时间完成各类非工作事务，从而满足劳动者因非工作—工作渗透

带来的各种需求[14]。受特殊时期各国要求民众减少聚集、居家隔离的影响，弹性工时、远程办公、轮班

制等弹性措施进一步得到推广[15]。既有研究认为，弹性工作制能够让员工能够个性化、高效率地配置时

间和精力，进而降低工作与家庭的冲突[16]。弹性工作安排不仅有利于雇主与雇员之间形成互惠关系，对

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任务绩效、创造力和归属感等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7]，还能够缓解劳动者的负面感知

并增进其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18]。 

2.3. 网络使用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网络在工作中的使用带来相当的积极作用。弹性工作安排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信息技

术的发展[17]-[19]。网络使用对员工和企业的积极作用得到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如引入信息技术能增强企

业内部控制手段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高效性，并增强内部控制的预防、检查与纠正功能[20]；电子沟通能

够提升员工工作的空间自由度，并便利员工其与他企业员工的相互交流[21]；对照顾老年痴呆患者的护士

进行的实验证明，信息技术支持可以显著提升其工作满意度[22]；员工可以通过使用网络通过寻找培训课

程、了解专业最新发展、学习新工作技能等方式学习知识、提升技能，进而提升自身的创造力[23]；一项

对保险业员工的研究发现，在工作中使用社交媒体不仅为员工带来了享乐价值和功利价值，还能显著正

向预测员工的工作绩效[24]；需求满意度和内在工作动机[25]，并能够对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公职人员起到

显著的激励作用[26]。 
另一方面，近年来也有大量研究指出了工作中使用网络进行沟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对知识专业人

员工作而言，使用移动电子邮件设备工作从短期上看能提供灵活性、安全感和信息交互控制感，但长期

上却会导致随时利用电子邮件设备工作成为集体中每个成员的义务，使他们难以从工作中抽身[27]；网络

沟通的使用使员工面临快速响应压力、持续可用期望、工作量增加、误解和网络霸凌等问题[28]，其带来

的远程工作压力与员工的低工作情绪幸福感[3]、倦怠和低睡眠质量显著相关[29]；互联网技术发展和即

时通信工具普及增加了家庭需求和工作需求传递的便利性和时效性，从而增强了工作家庭的相互干扰[30]；
员工在工作中使用社交媒体使组织网络趋于半透明，由此带来的监控感知也会对员工情感承诺产生负向

作用[31]。 

2.4. 总结 

综上，既有研究普遍认为高工作时间弹性能够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而弹性工作制的

实现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普遍应用，从一般逻辑而言易得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使用

有益于提升员工的工作时间弹性、进而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然而学者们对于信息技术使用对员工时

间弹性和工作满意度影响方向的判断却多有矛盾，一些学者认为网络使用提升了员工时间安排的自主权

和灵活性、也能提升员工工作满意度，另一些学者却证明网络使用使员工被迫背负了在非工作时间响应

工作的义务、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本研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控制好与网络使用强度关系密切

的涉及工作自身的变量影响，如福利保障、薪资待遇、晋升发展等，高度需要网络使用的工作岗位很可

能在这些方面相较其他岗位有优势，因此其高工作满意度很可能是由这些优势带来、而非网络使用本身

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在重点关注控制变量的同时，将网络使用通过时间弹性影响工作满意度的机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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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拆解，对有控制变量的中介效应进行研究。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通过开展“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所得到 CFPS2020 数据，

其样本覆盖 25 个省级行政区，目标样本规模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2010
年正式开展访问后，以之为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将作为

CFPS 的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 
该调查覆盖的省份包括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

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

甘肃省、青海省，共计 22 个；所覆盖的直辖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共计 4 个；所覆

盖的自治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共计 5 个。调查对象共 28,590 人，其中男性占比 49.9%，女性占比 50.1%，性别比例均衡。调查对象年

龄从 9 到 104 岁不等，平均年龄为 44.26 岁，其中 20 岁以下占比 13.1%，21~40 岁占比 31.8%，41~60 岁

占比 31.8%，61~80 岁占比 30.8%，81 岁及以上占比 2.5%。基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城乡分类(即受访家庭

所在社区是村委会还是居委会)，调查对象中属村委会的占比 49.5%，属居委会的占比 50.5%。调查对象

中文盲/半文盲以及从未上过学占比 22.5%，小学学历占比 20.0%，初中学历占比 28.3%，高中/中专/技校

/职高学历占比 15.7，大专学历占比 7.0%，本科学历占比 6.0%，硕士学历占比 0.5%，博士学历只有 11 人

(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表 1. 人口学变量描述性统计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女 14,309 50.1 

男 14,278 49.9 

年龄 

≤20 3747 13.1 

21~40 9103 31.8 

41~60 9068 31.8 

61~80 5944 30.8 

≥81 728 2.5 

城乡 
居委会 13,497 50.5 

村委会 13,255 49.5 

学历 

文盲/半文盲、从未上过学 6054 22.5 

小学 5389 20 

初中 7615 28.3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4228 15.7 

大专 1886 7 

本科 1612 6 

硕士 146 0.5 

博士 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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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设计 

本文将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6，将网络对工作重要性作为自变量，工作时间弹性

和时间满意度中介变量，工作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依次以不控制变量、控制福利保障(现金福利、实物福

利、工作保障)、控制福利保障和其他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安全满意度、环境满意度、晋升满意度)进行

中介效应分析，并比较三次分析的结果。 
将通过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网络对工作重要性、工作时间弹性、工作满意

度、时间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安全满意度、环境满意度、晋升满意度、实物福利的 5 个题项、现金福

利的 5 个题项和工作保障的 5 个题项放到一个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所得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如表 2，第

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21.277%，小于 40%，故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Table 2. Common method deviation test 
表 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4.894 21.277 21.277 4.894 21.277 21.277 

2 3.315 14.415 35.692 3.315 14.415 35.692 

3 1.688 7.341 43.032 1.688 7.341 43.032 

4 1.393 6.055 49.087 1.393 6.055 49.087 

5 1.074 4.669 53.756 1.074 4.669 53.756 

6 1.013 4.403 58.159 1.013 4.403 58.159 

3.3. 研究假设 

根据本文的研究综述和研究方法，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对工作时间弹性有显著影响。 
H2：工作时间弹性对工作时间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H3：工作时间满意度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H4：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3.4. 变量测量 

3.4.1. 因变量：工作满意度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20 问卷中 QG406“总的来说，您对这份工作有多满意？”这一题项

对工作满意度进行测量，被调查者就该题项在 1~5 分内打分，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5 分表示“非常

满意”(表 3)。 
 
Table 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of expert trust scale 
表 3. 专家信任量表信效度分析 

变量 Cronbach’s α KMO 
PCA CFA 

方差累计率 因子 AVE CR 

专家信任 0.989 0.960 88.648 
专业信任 0.667 0.909 

品质信任 0.658 0.96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2180


柴羽 
 

 

DOI: 10.12677/ass.2025.142180 763 社会科学前沿 
 

3.4.2. 自变量：工作中网络重要性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20 问卷中 QU951“网络对您的工作有多重要？”这一题项对工作中

网络重要性进行测量，被调查者就该题项在 1~5 分内打分，1 分表示“非常不重要”，5 分表示“非常重

要”。 

3.4.3. 中介变量 
工作时间弹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20 问卷中 QG604“过去 12 个月，在这份工作中，您

多大程度上能安排自己的上下班时间”这一题项对工作时间弹性进行测量，被调查者就该题项在 1~3 分

内打分，1 分表示“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完全看工作需要，由本人安排”，2 分表示“有基本固定的

上下班时间，但自己有一定的灵活空间，可以自由安排”，3 分表示“完全按固定的或上级安排的上下班

时间工作”，为符合变量命名，将变量进行重新编码，1 分改为 3 分、2 分保持不变、3 分记为 1 分，输

出为“工作时间弹性”。 
时间满意度：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问卷中QG404“您对这份工作的工作时间有多满意？”

这一题项对时间满意度进行测量，被调查者就该题项在 1~5 分内打分，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5 分表

示“非常满意”。 

3.4.4. 控制变量 
1) 福利保障 
实物福利：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20 问卷中 QG8“过去 12 个月，您这份工作以实物形式为

您提供哪些福利？”这一题项对实物福利进行测量，该题项为包括免费早/中/晚餐、免费住宿、单位配车

/班车、购物卡/购物券和其他 5 个选项的多选题，将被调查者选择的选项数量输出为“实物福利”。 
现金福利：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20 问卷中 QG7“过去 12 个月，这份工作为您提供哪些现金

福利？以现金形式发的或打到工资卡里的都算。”这一题项对现金福利进行测量，该题项为包括交通费补贴、

餐费补贴、住房补贴、过节费和其他 5 个选项的多选题，将被调查者选择的选项数量输出为“现金福利”。 
保障水平：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20 问卷中 QG9“以个体或者私营业主的身份缴纳了/这份

工作提供哪些保险？”这一题项对保障水平进行测量，该题项为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5 个选项的多选题，将被调查者选择的选项数量输出为“保障水平”。 
2) 其他满意度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20 问卷中 QG406“您对这份工作的收入有多满意？”、QG402“您

对这份工作的安全性有多满意？”、QG403“您对这份工作的工作环境有多满意？”和 QG405“您对这

份工作的晋升机会有多满意？”这一题项对时间满意度进行测量，被调查者就该题项在 1~5 分内打分，

1 分表示“非常不满意”，5 分表示“非常满意”。 

4. 数据分析 

4.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列入下表。 
如表 4，工作时间弹性、网络对工作重要性、工作满意度及各类满意度的均值水平都中等偏上，保障

水平均值偏低，实物福利和现金福利的均值极低；除工作时间弹性与收入满意度、网络对工作重要性之

间的关系不显著之外，其余的变量两两相关关系均显著。其中网络重要性与时间弹性之间关系的不显著

与本文研究假设相悖，有待在有控制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中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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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Main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表 4.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均值 标准差 收入 
满意度 

安全 
满意度 

环境 
满意度 

时间 
满意度 

晋升 
满意度 

实物 
福利 

现金 
福利 

保障 
水平 

时间 
弹性 

工作 
满意度 

收入满意度 3.50 0.934           

安全满意度 3.88 0.851 0.375**          

环境满意度 3.72 0.92 0.381** 0.569**         

时间满意度 3.60 1.067 0.367** 0.423** 0.483**        

晋升满意度 3.43 1.067 0.498** 0.379** 0.448** 0.462**       

实物福利 0.58 0.878 0.076** 0.097** 0.075** 0.055** 0.024**      

现金福利 0.55 0.862 0.085** 0.093** 0.076** 0.053** 0.035** 0.918**     

保障水平 2.11 5.343 0.048** 0.119** 0.101** 0.075** −0.038** 0.39** 0.392**    

时间弹性 2.34 0.587 0.011 0.088** 0.062** 0.026* −0.027* 0.048** 0.039** 0.13**   

工作满意度 3.70 0.747 0.586** 0.494** 0.553** 0.519** 0.616** 0.068** 0.071** 0.052** 0.016**  

网络重要性 3.74 1.324 0.078** 0.131** 0.148** 0.103** 0.079** 0.146** 0.156** 0.198** −0.007 0.119** 

4.2. 线性回归分析 

将专家信任作为因变量，网络重要性、信息怀疑、年龄、性别、城乡、学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

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4.2.1. 模型摘要 

Table 5. Summary of regression model 
表 5. 回归模型摘要 

R R 方 调整后 R 方 标准估算的错误 德宾–沃森 显著性 

0.746 0.556 0.555 0.54058 1.413 0.000 

 
如表 5，回归模型 R 方为 0.556，显著性小于 0.001，回归方程显著；德宾–沃森值为 1.413，小于

1.5，自变量存在一定的自相关问题，时间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安全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和晋升满意度

之间的相关性符合理论预期，这也证明单纯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不能解答本研究关注的问题，其结果只

能为接下来的中介效应分析起参考作用。 

4.2.2. 回归系数和共线性检验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6. 回归分析结果 

 B 标准错误 Beta t 显著性 容差 VIF 

(常量) 0.704 0.053  13.163 0.000   

时间满意度 0.125 0.009 0.157 13.735 0.000 0.684 1.462 

时间弹性 −0.011 0.011 −0.009 −0.979 0.328 0.976 1.025 

收入满意度 0.261 0.01 0.301 26.562 0.000 0.699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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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安全满意度 0.085 0.011 0.091 7.591 0.000 0.619 1.616 

环境满意度 0.161 0.011 0.179 14.444 0.000 0.582 1.717 

晋升满意度 0.212 0.009 0.268 22.798 0.000 0.647 1.546 

实物福利 0.013 0.018 0.017 0.724 0.469 0.158 6.32 

现金福利 −0.009 0.018 −0.011 −0.473 0.636 0.157 6.361 

保障水平 −0.004 0.004 −0.01 −1.013 0.311 0.86 1.163 

网络重要性 0.007 0.007 0.01 1.065 0.287 0.949 1.054 

 
如表 6，回归模型中时间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安全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和晋升满意度对工作满意度

的影响均显著，体现出将除时间满意度之外的其他满意度纳入控制变量的必要性；实物福利和现金福利

的 VIF 均大于 5，故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进一步的分析需在中介效应分析中进行。 

4.3. 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 SPSS 宏程序 Process 插件中的模型 6，使用 Bootstrap 抽样法对有调节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抽

取样本量设定为 5000，置信水平为 0.95。模型将工作中网络重要性作为自变量，工作时间弹性和工作时

间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工作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再分别以在不控制变量、控制福利保障相关变量、控

制福利保障相关变量和其他满意度变量的情况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输出相应结果。 

4.3.1. 无控制变量的中介效应 
如图 1，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效应显著，对工作时间弹性的影响不显著，工作中网

络重要性→工作时间满意度→工作满意度这一中介路径均显著。 
在不控制变量情况下，工作中网络重要性显著正向预测工作满意度，并能通过提升工作时间满意度

提升工作满意度；工作时间弹性与网络重要性无关，但也能通过提升工作时间满意度提升工作满意度。 
 

 
Figure 1. Mediation model without controlled variables 
图 1. 无控制变量的中介模型 

4.3.2. 控制福利保障的中介效应 
如图 2，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对工作满意度的直接效应显著，对工作时间弹性的影响不显著，工作中网

络重要性→工作时间弹性→工作时间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和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工作时间满意度→工作

满意度这两条中介路径均显著。 
在控制福利保障变量后，工作中网络重要性仍然显著正向预测工作满意度、并能通过提升工作时间

满意度提升工作满意度的同时，也会通过负向预测工作时间弹性导致工作时间满意度降低、进而降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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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满意度，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三条路径。 
 

 
Figure 2. Mediation model with welfare and security variables as control variables 
图 2. 控制福利保障变量的中介模型 

4.3.3. 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的中介模型 
如图 3，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对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时间满意度的影响均不再显著，只有工作中网络重要

性→工作时间弹性→工作时间满意度→工作满意度这一条中介路径均显著。 
在控制福利保障变量和其他满意度后，工作中网络重要性不再显著正向预测工作时间满意度和工作

满意度，只剩下通过负向预测工作时间弹性导致工作时间满意度降低、进而降低工作满意度这一条路径。 
 

 
Figure 3. Mediation model incorporating all control variables 
图 3. 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的中介模型 

4.4. 总结 

综上，工作中网络重要性与工作满意度的显著正向相关其实是由福利保障和其他满意度导致的，在

控制这些变量后，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实际上通过负向影响工作时间弹性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时间满意度和

总体工作满意度。其中，工作时间弹性在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和工作时间满意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工

作时间弹性和工作时间满意度在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和工作满意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工作时间弹性和

工作时间满意度在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和工作满意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5. 研究结果 

5.1. 研究结论 

首先，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既往研究结论的相互矛盾提供了一种解释：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工作

中更需要使用网络的工作相较于其他工作往往福利保障更好，在收入、安全性、工作环境和晋升机会等

方面也更优越，网络使用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很可能是由这些涉及工作本身的因素导致的，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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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使用本身对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其次，虽然弹性工作安排流行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是信息技术的普及，但在我国劳动者的工作实践当

中，网络在工作中的高强度使用反而迫使其在非工作时间也要随时待命，使得对免费数字劳动的要求在

无形中增加[4]，反而降低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弹性，导致“隐性加班”现象的广泛出现。 
最后，在控制了其他干扰变量后得以辨明，网络在工作中的大量使用非但没有提升劳动者的工作满

意度，反而实际上使劳动者需要持续在工作信息上消耗精力和注意力[3]，通过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弹

性降低了其工作满意度，对员工产生了负面影响。 

5.2. 启示与建议 

1) 政府 
电子信息技术进步推动了企业组织形式和员工工作方式的革新，并带来了更高的工作效率，然而在

高效率带来的效益非但没有减轻劳动者的工作压力，反而导致了隐性加班问题的加剧。为保障劳动者的

基本权益，公权力机构应顺应时代发展带来的新要求，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对企业行为进行规范，尽可能

减少因网络使用导致的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隐性加班的现象。 
2) 企业 
企业在充分应用信息技术发展成果、提高组织内部沟通和工作效率的同时，应当考虑到过度使用网

络会提升员工工作压力，进而导致员工工作满意度降低、产生职业倦怠乃至出现离职倾向的风险。应塑

造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令各级管理者非必要情况下尽量不在非工作时间与员工进行工作相关事务的交

流，减少员工精力因非工作时间待命造成的无谓损耗。 
3) 劳动者 
劳动者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通过主动学习正确应对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工作方式变化的冲击，提

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创造性。但同时要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通过主动采取区分工作用和生活用联

系方式等措施，有意识地减少工作事务对自己非工作时间的侵入，避免自己在非工作时间仍处于高度紧

张的工作状态，在必要时留存证据、准备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3. 局限性与未来发展 

首先，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控制相关变量影响后探究网络使用和员工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然而在

应用公开样本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对主要相关变量的控制却只依赖于数据分析软件的系统控制。今后相

关研究可以尝试采用更理想的变量控制方法，如采用实验方式，就同一组织内同类岗位的员工分为实验

组和对照组并提升实验组的网络使用强度进行研究。 
其次，本研究为充分控制其他相关变量，采用了将除时间满意度以外的其他满意度作为控制变量、

并使用单一题项代表工作满意度的做法，此外工作中网络重要性和工作时间弹性也均采用单一题项进行

测量。今后以这些变量为主要变量的相关研究，可以考虑通过制作量表、采用成熟量表等方式提升变量

测量的内容效度。 
最后，本研究意在探讨工作中网络使用对员工的影响，但只关注了员工工作满意度这一个变量，没

有从多角度对网络使用的影响进行辨证讨论。今后对工作中网络使用影响的研究可以考虑从员工和组织

两个方面入手，对员工心理健康、员工和组织工作绩效、组织文化等多角度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1] 孙洪杰, 张全成, 熊素红. 一般竞争战略理论论战、观点流派与研究展望——从割裂到融合[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0(11): 21-34. 
[2] 张志学, 赵曙明, 施俊琦, 秦昕, 贺伟, 赵新元, 王宇, 吴刚. 数字经济下组织管理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第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2180


柴羽 
 

 

DOI: 10.12677/ass.2025.142180 768 社会科学前沿 
 

254 期“双清论坛”学术综述[J]. 中国科学基金, 2021, 35(5): 774-781. 

[3] 张振刚, 陈文悦, 叶宝升, 等. 电子沟通即时响应压力对工作情绪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认知效能与心理韧性

的作用[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3, 40(6): 22-34. 

[4] 黄莹, 梁皓云. “一扇永远打开的门”与“没有下班的工作”: 职业群体对于微信使用的实证分析[J]. 新闻界, 
2018(9): 63-71. 

[5] Hoppock, R. (1935) Job Satisfaction. Harper. 
[6] 孙晓露, 周春燕. 人岗匹配程度对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 工作满意度的中介和组织支持感知的调节[J]. 

学前教育研究, 2020(1): 42-53. 
[7] Le, H., Lee, J., Nielsen, I. and Nguyen, T.L.A. (2022) Turnover Intentions: The Roles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Support. Personnel Review, 52, 2209-2228. https://doi.org/10.1108/pr-08-2021-0582  
[8] Venard, B., Baruch, Y. and Cloarec, J. (2023) Consequences of Corruption: Determinants of Public Servants’ Job Satis-

fac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4, 3825-3856.  
https://doi.org/10.1080/09585192.2022.2161323  

[9] Urbini, F., Chirumbolo, A., Caracuzzo, E. and Callea, A. (2021) Job Satisfaction and OCBs: What’s New?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31, 1748-1762.  
https://doi.org/10.1108/ijoa-07-2021-2865  

[10] 陈艳艳. 员工工作满意度基础理论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 北方经贸, 2018(12): 135-138. 

[11] 卢嘉, 时勘, 杨继锋. 工作满意度的评价结构和方法[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01(1): 15-17. 

[12] 袁声莉, 马士华. 员工满意度实证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2(3): 22-24. 

[13] 李易明. 双因素理论视角下员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FPS2016 的实证分析[J]. 秘书, 2019(6): 19-
29. 

[14] Kossek, E.E., Thompson, R.J. and Lautsch, B.A. (2015) Balanced Workplace Flexibility: Avoiding the Trap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57, 5-25. https://doi.org/10.1525/cmr.2015.57.4.5  

[15] 孙健敏, 崔兆宁, 宋萌. 弹性工作制的研究述评与展望[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0, 37(9): 69-86. 
[16] Matos, K. and Galinsky, E. (2015) Commentary on How Effective Is Telecommuting? Assessing the Status of Our Sci-

entific Finding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6, 38-39. https://doi.org/10.1177/1529100615604666  
[17] 张思思. 弹性工作安排会削弱企业管理者领导力吗——以稳态柔性能力为中介[J]. 领导科学, 2023(6): 63-69. 

[18] 刘宇轩, 郭庆. 弹性工作制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J]. 中国人事科学, 2023(7): 70-81. 

[19] 涂永前, 王雨霏. 基于工作-生活平衡的弹性工作制的法治实践路径研究[J]. 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 2021, 42(3): 78-90. 

[20] 刘志远, 刘洁. 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企业内部控制[J]. 会计研究, 2001(12): 32-36. 

[21] 陈丽君, 胡超丰. 信息技术下组织内人际沟通与管理效能[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1(2): 64-65. 
[22] Engström, M., Ljunggren, B., Lindqvist, R. and Carlsson, M. (2005) Staff Perceptions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Life Situ-

ation before and 6 and 12 Months after Increas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pport in Dementia Care. Journal of Tele-
medicine and Telecare, 11, 304-309. https://doi.org/10.1177/1357633x0501100602  

[23] Simmers, C.A., Anandarajan, M. and D’ovidio, R. (2008) Investigation of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Personal Web 
Usage in the Workpla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2008, 1-6.  
https://doi.org/10.5465/ambpp.2008.33649965  

[24] Giannakos, N.L.I. (2014) Using Social Media for Work: Losing Your Time or Improving Your Wor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1, 134-142. 

[25] Demircioglu, M.A. and Chen, C. (2019) Public Employees’ Use of Social Media: Its Impact on Need Satisfaction and 
Intrinsic Work Motivati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6, 51-60. https://doi.org/10.1016/j.giq.2018.11.008  

[26] Li, Y. and Wang, F. (2022) Challenge Stressors from Using Social Media for Work and Chang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ffects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Job Involvemen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9, Article 101741. https://doi.org/10.1016/j.giq.2022.101741  

[27] Yates, O.J.M.M. (2015) The Autonomy Paradox: The Implications of Mobile Email Devices for Knowledge Profession-
als. Operations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55, 141-143. 

[28] Stich, J., Farley, S., Cooper, C. and Tarafdar, M. (2015)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Demands: Out-
comes and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People and Performance, 2, 327-345.  
https://doi.org/10.1108/joepp-09-2015-0031  

[29] Hu, X., Santuzzi, A.M. and Barber, L.K. (2019) Disconnecting to Detach: The Role of Impaired Recovery in Negative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2180
https://doi.org/10.1108/pr-08-2021-0582
https://doi.org/10.1080/09585192.2022.2161323
https://doi.org/10.1108/ijoa-07-2021-2865
https://doi.org/10.1525/cmr.2015.57.4.5
https://doi.org/10.1177/1529100615604666
https://doi.org/10.1177/1357633x0501100602
https://doi.org/10.5465/ambpp.2008.33649965
https://doi.org/10.1016/j.giq.2018.11.008
https://doi.org/10.1016/j.giq.2022.101741
https://doi.org/10.1108/joepp-09-2015-0031


柴羽 
 

 

DOI: 10.12677/ass.2025.142180 769 社会科学前沿 
 

Consequences of Workplace Telepressure. Revista de Psicología del Trabajo y de las Organizaciones, 35, 9-15.  
https://doi.org/10.5093/jwop2019a2  

[30] 林彦梅, 刘洪, 齐昕. 工作家庭冲突背景下弹性工作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工作-家庭边界理论[J]. 商业经济

与管理, 2019(12): 78-87. 

[31] 曾薇, 邹丽娜, 倪爽. 被支持还是被监控?网络半透明对情感承诺的双刃剑效应[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3, 
40(7): 34-4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2180
https://doi.org/10.5093/jwop2019a2

	隐性加班：网络使用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工作时间弹性的中介作用
	摘  要
	关键词
	Implicit Overtim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Flexible Working Hour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文献综述
	2.1. 工作满意度
	2.2. 工作时间弹性
	2.3. 网络使用的双重作用
	2.4. 总结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3.2. 研究设计
	3.3. 研究假设
	3.4. 变量测量
	3.4.1. 因变量：工作满意度
	3.4.2. 自变量：工作中网络重要性
	3.4.3. 中介变量
	3.4.4. 控制变量


	4. 数据分析
	4.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4.2. 线性回归分析
	4.2.1. 模型摘要
	4.2.2. 回归系数和共线性检验

	4.3. 中介效应分析
	4.3.1. 无控制变量的中介效应
	4.3.2. 控制福利保障的中介效应
	4.3.3. 纳入全部控制变量的中介模型

	4.4. 总结

	5. 研究结果
	5.1. 研究结论
	5.2. 启示与建议
	5.3. 局限性与未来发展

	参考文献

